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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習佛歷程與佛學研究 

／汪娟 

   

汪娟教授，文化大學文學博士，現任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副

教授，並在法光佛研所開設「中國佛教史」的課程。 

汪娟教授是國內「中古彌勒信仰」和「禮懺文研究」的專家，著

述頗豐，大致計有：「敦煌的瑜珈佛禮拜初探」、「歷代地藏懺儀析論」、

「敦煌寫本《法身禮》初探」、「敦煌寫本《金剛五禮》研究」、「《佛教

大藏經史(八-十世紀)》評介」、「唐代彌勒信仰與佛教諸宗派的關係」、

「《毗奈耶雜事》中套語的運用」、「敦煌寫本中的《觀音偈》」、「跋《上

生禮》相關寫卷二篇」、「從敦煌寫本《十二光禮》看禮懺文的構造與

變化」、「敦煌寫本《上生禮》研究」、「敦煌寫本《觀音禮》初探」、「傳

統佛教的文學觀」、「敦煌禮懺文研究」、「唐代彌勒信仰研究」等多種。 

 

◎學佛的因緣 

    從小我生長在一個勤儉樸實的農家裡，父親辛勤耕種，母親操持家務。我們

兄弟姊妹共有七人，我是老么，所以備受關懷與呵護。家裡的宗教信仰屬於民間

的多神崇拜，雖然小時候就以佛教徒自居，其實並不懂得諸佛菩薩和一般神祇究

竟有什麼分別，只知道路過寺廟時，就停下來拜拜，求的不過是父母所灌輸的「能

讀書、平安長大」。上國中以後，也不知家裡從那裡弄來了幾本佛書，其中有一

本是關於禪宗的故事，當時只覺得諸如「風動，幡動，仁者心動」、「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等故事的問答頗為有趣，到底什麼是佛教，還是搞不清楚。但現在還

記得國中導師的畢業贈言：「觀苦發心，舍我其誰？」這一句話帶給我極為深刻

的印象，經常在腦海中旋繞不已。 

    開始理解「正信的佛教」是在唸五專的時候。當時就讀於臺北商專，專二開

始參加了佛學社團「明道社」，一直到畢業為止，除了積極參與社務，閱讀一些

淺近的佛書，也結交了一群志同道合的菩提善友。尤其喜歡大夥兒一塊去參訪寺

院，沿著蜿蜒的小徑循階而上，一路上伴隨著蟲聲的應和、鳥語的歡唱，每一次

歷經長途跋涉，抵達山門的一刻，總有登臨淨土、喜得重生的感動。寒暑假時，

幾度有幸參加齋戒學會，體驗懺公師父的慈悲、義德寺常住師父無微不至的關

照，以及寺院淨行的生活。鐘鼓的清音、寶偈的低吟，不停地迴盪在寂靜的山林

裡，也迴盪在我的心裡。 



◎開啟大學之門 

    常常有人問我，為什麼五專畢業後，會改唸大學中文系呢？其實這個問題很

難回答，因為我本來並不打算繼續升學的；我總是固執地以為，專科教育的目的

應該是訓練一個可以立即投入職場的。因此在驪歌初唱之前，我已經由學校推

薦，順利地在中聯信託上班了。工作了二個月以後，才知道自己並不喜歡朝九晚

五的生活，天天數著別人的錢，也漸漸回味起背著書包上學的幸福日子。這個時

候，耳畔依稀迴響著北商導師的一句話。 

    我的導師熊琬先生，一位正在攻讀文學博士學位、具有熱忱的年輕老師，帶

領我們班的五年中，並不因為自己的課業繁重而減少對我們的關注。他不但是明

道社的指導老師，也是授業五年的恩師，對我的國文基礎和佛學思想的奠立，都

有深刻的影響。記得有一次朝會時，熊老師曾對我說：「妳不繼續讀書的話，相

當可惜！」後來自己仔細一想，終於選擇了繼續深造的道路。於是很快地接受了

同事的慫恿，插班考入了文化大學夜間部中文系，白天埋頭在簿錄表冊之間，晚

間沈浸於文學瀚海之中。當時，每天上完了課，踏著吉林路的月色，踽踽獨行之

際，分外覺得自在與充實。 

◎踏上研究之路 

    大學的最後一年，在同班好友的鼓勵之下，也跟著一起讀書，準備在研究所

考試中「陪考」，竟出乎意料地，榮登文化中文所的榜首。歸結那次考試成功的

原因，大概是唸書唸得輕鬆，考試沒有壓力的關係吧！基於對佛學的喜愛，特別

選修了金榮華老師開設的「佛經文學」的課，開始有機會接觸到佛經原典，震懾

於浩淼無邊的文學寶藏，彷彿初見到心儀情人的那驚鴻一瞥，急待揭開那引人遐

思的神秘面紗。 

1.關於彌勒研究 

  碩士論文《唐代彌勒信仰研究》，是我在佛教研究上的處女作，雖然欠缺圓

熟，但卻標誌了一個學習的階段與過程。我對彌勒研究感到興趣，和過去參訪寺

院的經驗有關。一般在佛教寺院的山門，經常可以看到一位笑口常開、坦腹而坐

的胖和尚，那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彌勒佛」。在佛經中言：彌勒菩薩目前居於

兜率天宮說法，將於五十六億萬年後，降生人間成佛，並於龍華三會度脫一切眾

生，是一位帶給人們希望無窮的未來佛。 

    在我研究中，唐代彌勒信仰的發展，以初唐時期最為興盛，無論是高僧的發

願往生、經疏的翻譯著作、以及民間的造像活動，均堪稱全唐之冠冕；主要得力

於法相宗高僧的提倡和君主的鼓勵。到了盛、中唐時，隨著法相宗的沒落，另一

方面，皇室與彌勒信仰也不再有直接的關聯，因此頓失了強勁有力的推動者；相

對於彌陀信仰的蓬勃發展，（正統的）彌勒信仰反而顯得日漸衰微。但是衰微並

不等於消失，舉凡造像、經變的製作，彌勒偽經的流行等等，都證明它在民間仍



然保有一席之地。 

到了晚唐五代，彌勒信仰展現於經典的講誦著疏、塔廟經像的設立、高僧大

德的鼓吹等等，大有一番中興的氣象；可能是因為布袋和尚為彌勒示現的傳說普

遍於民間流行，再度引起民眾對彌勒信仰的注意吧！ 

    從政治方面來看，彌勒將繼釋迦成佛（新佛降生）的特點，一方面使得統治

者的政治奪權，獲得了合理化的藉口；唐高宗的皇后武則天便是利用彌勒下生信

仰，配合上《大雲經》的翻譯，自立為帝，改國號為周，開創了中國以女主君臨

天下的唯一事例。另一方面，未來佛在未來降生，為世間權力新舊轉移提供了機

會，乃成為民眾藉宗教起事的口號；雖然彌勒信仰在唐代的社會，並不曾造成大

規模的教亂，但是延至宋、元兩朝，則又結合了吃菜事魔、白蓮教和白雲宗等信

仰，開展了屬於另一個層面的彌勒教亂，成為中國長久以來社會動亂不安的重要

根源。因此，彌勒信仰一面提供了安定人心、淨化社會的宗教寄託，一面卻又成

為政治革命與宗教起義的藉口。唯一不變的是，人們心中對於象徵希望的未來佛

早日降世的期待。這分期待，同樣也是彌勒信仰之所以由下生信仰發展到上生信

仰與化身信仰的最大理由。依我之見，唐代的彌勒信仰具有以下的特徵： 

    （一）下生信仰的變質：下生信仰本來是指：求生彌勒未來下生的人間淨土，

希望能於龍華三會中得度。其中最吸引廣大庶民的，莫過於人間淨土。在人間淨

土中，是生活完善和聖王治化的太平盛世；但是，彌勒下生信仰後來卻雜糅了民

間宗教與讖緯思想，因此，不論是統治者為了鞏固政權而以彌勒自居，或者是民

間起事而以彌勒下生作為號召，都對政治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二）上生信仰的式微：上生信仰是指：人們發願上生兜率淨土，親近彌勒

菩薩。日本學者松本文三郎指出，《上生經》中鼓吹兜率往生的願望，是把幾十

億萬年後才出現的淨土提到最近的來世。因此，上生信仰的形成，其實是對未來

人間淨土的熱切盼望。但是隨著法相宗的式微，以及淨土宗高僧對西方極樂世界

的大力弘揚，使得同屬佛國淨土的彌勒信仰，逐漸為彌陀信仰所取代，形成一消

一長的局面。 

    （三）化身信仰的代興：化身信仰是指人們對彌勒菩薩垂跡人間的化身崇

拜。晚唐民間盛傳「布袋和尚為彌勒菩薩應化」的傳說，而布袋和尚大肚、長耳、

胖臉、開懷大笑的新形像，幾盡取代彌勒菩薩的舊造型。雖然由彌勒下生信仰推

展到上生信仰的階段，已經把五十六億萬年後遙遠的淨土提到最近的來世；但是

基於眾生對現世就能獲得救拔、依怙的期待，便只有當世示現於人間的彌勒，才

能滿足其心理。 

2.關於禮懺研究 

    佛教傳入中土以來，雖然翻譯了大量的經典，並以艱深的佛學義理著稱，但

卻往往只能流行在高僧大德與士大夫等階層之中；真正使得佛教深入民間、融入

中國社會的，主要還是一些較為簡單的善惡報應、因果輪迴和功德思想等觀念。

尤其在功德思想的影響下，各式各樣的禮懺儀式便在群眾的生活中展開，成為普

遍風行的宗教活動之一。將這些群體共修的禮懺儀式依序記錄下來，便成了所謂



的禮懺文。 

因此，禮懺文的具體實踐，事實上結合了禮拜的動作、口頭的唱誦、虔敬的

心意，可以呈現出一整套連續的、完整的佛教儀禮。而這些儀禮的保存，則有賴

於豐富多變的文學形式來表現，因此，禮懺文基本上是一種以「聲情」為主的儀

式文學。對於研究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以及佛教中國化的過程來說，禮懺文

的研究也是一項不可或缺的重要課題。 

然而，就目前所見的初期禮懺文獻，很少有成套的禮懺文被保存下來，因而

無法窺知早期禮懺儀式的實際面貌。所幸近世敦煌石室的發現，大批的唐以前的

文書中，保存了許多不同的禮懺文，為研究隋唐五代的佛教禮懺提供了極其珍貴

的第一手資料。因此，我嘗試以「敦煌禮懺文研究」為題，撰成博士論文，針對

《法身禮》、《十二光禮》、《七階禮》、《金剛五禮》、《上生禮》、《讚禮地藏菩薩懺

悔發願法》等禮懺文，逐一進行校錄與整理，並就個別禮懺文的名稱結構、儀式

程序、經典依據及繕寫時代等問題進行了探討，同時也對書中所收禮懺文獻的結

構與特色，作了整體的研究。 

◎指導老師與我 

    自從撰寫碩士論文以來，即於恩師鄭阿財教授的帶領之下，逐步涵泳於敦煌

學的瀚海之中。一直到博士論文完成多年後的今日，鄭老師依然扮演著如父如兄

的角色，為我指點迷津。雖然沒上過老師的課，未嘗不是一件憾事，但是平日跟

隨在老師身邊，做一些研究事務，隨時耳提面命，學習做人做事的方法，相信更

勝於課堂十倍。而朱鳳玉老師在生活上的排憂解惑，鉅細靡遺的關懷，更是點滴

在心頭，所以，我喜歡沒事就往嘉義跑，享受那有著慈母味道的一手好菜。 

    鄭老師夫婦多年來的提攜與照顧，自是無法言喻的恩情。但令人佩服的是，

他們不僅對老師尊敬，對學生關愛，對朋友體貼，而且對學術有著一顆無私的心。

鄭老師的藏書可以說是名聞遐邇，但是他的學術資料從來不會藏私，而樂意與朋

友共享。鄭老師面對學術是真誠的，他常常告訴我們：「只要內行人點頭，不要

外行人拍手。」他指導學生的態度是開放的，無非希望我們能轉益多師，而得到

更大的成長，因此，除積極鼓勵我們參加研討會，主動幫我們引薦名師、行家之

外；我也在老師的引介之下，有幸從冉雲華教授處研習敦煌佛典、禮懺文獻等專

業課程，而受益良多。因此，我只能說，能當老師的學生是幸福的。 

◎中國佛教史的教學 

    在法光上課是一件很愉快的事。開設中國佛教史至今已有五年了，面對不同

的同學互相激盪，對我而言，每一年都可以得到不同的學習與成長。 

    上課的內容，並不在於講解浩如煙海的中國佛教史，而是偏重在研究方法的

學習。因此，教學目標在於培養同學們閱讀、撰寫學術論文的能力。課程結束時，

希望同學們能夠熟悉中國佛教的史料與研究方法的運用，並能寫出一篇足以發表



的有關中國佛教史的學術論文。 

◎給佛研所同學的建議 

    常常覺得每一位佛研所的同學都很厲害，彷彿三頭六臂一般；因為佛研所本

身的語言課程就很重了，如果修太多學分，光是應付都來不及，更遑論達到學習

的成效，結果一定搞得自己灰頭土臉，苦不堪言！因此，以一個過來人的身分奉

勸同學：選課不宜貪多，踏踏實實地學習，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穫！ 


